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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塞罕坝
□石英杰

林 海 老 屋 □张秀超

一

王尚海已经不是一个
人的名字，他是一棵树
一片海，一片巨大的波涛
他的身后，是无数的人
男男女女，年轻的身影
苍老的身影，他们在风雪中
翻过一座山岗，他们在春风中
喊出一群逝者的名字
许多树林和它的阴影
就在悬崖下聚成一团白云
聚成柳兰、桦树、榆树、柞树
和落叶松⋯⋯

白桦林是谦逊的，银杉树
也是谦逊的，它们的
沉思，有粮仓的味道
但它们从不抽身离开，它们的
故事，是变形为黄金
三年五年，二十年三十年
它们重新出现的时候
万物已经被洗礼

现在，它又开始重新生出了新叶
翻滚的灿烂的叶片
肆意奔跑，我在内心藏着它们
想要一个个命名，但我
幻觉丛生：大地从不肯放过的
绿色，即使我捕捉到它们
又有谁会变成我的替身
这片无边无际的原野呵
它要由多少重生的人群才能组成

二

大峡谷安静如颜料的波澜
它倒出的色彩是动态的
昨夜风一吹，今天头顶已无鸟雀
它的腹中露出了猩红
牛羊可以借助风声在其中生活
它们的身影，在枫树的
火焰里晃动。兀鹰缩短了天际
几粒冒出尖顶的悬崖
让它觉得自己仿佛是大神在云游

岩羊攀上云中，它爱着无人的世界
也爱着升上天空的草地和森林
只有愚钝的游客才来自人间
他们顺着裂缝往下看：我的天啊
俗世与神仙的前程，原来是
如此不同——

顽石和野果都闪闪发亮
它们的岁月多么缓慢
超过了我们的余生
它们听着涛声长大，吃下星辰
再变成星辰，即使它们一成不变
也不会舍弃这个世界的安宁

三

霓虹在弯曲。白桦和落叶松
知道它的节奏，湖泊接过的云影
是许多古老的事物
包括跳出山岗的黄羊牡鹿
包括一头撞进天空的猛虎
包括我自己，越来越喜悦的旅途
心里不断涌出的欢欣

牧人把一个人的谣曲练习了无数遍

突然在断崖前变成了鹰隼
仿佛它遇到的新生活
正在遭受爱情和人生的磨砺
树顶上的小野兽，都在搬运果实
微风中仓廪颤抖
幸福的世界有一半，就要被
转入树顶了，像我的人生峰巅
谁将追上并赞美它的结局

四

崖顶上遥望的人，已经不再担心
有多少人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是望火楼里的小夫妻
他们看见的火焰和雷电
已经熄灭在黑夜的巢穴里
那些漫山遍野的
牛羊、麋鹿、思想的马匹
脊背闪着光，恍惚白云
恍惚乌云；它们因为幸福
而迟缓，既被时光放开
也被时光收紧

天空中的村庄貌似强大，住在
其中的众神，都带着闪电的尾巴
而欢跃矫健的百灵，它们
代表着所有鸟雀，正在像
老子和庄子一样飞行
它们的速度是一块燃烧的石头
除了迅速上升，也突然返回地面
把坠落的天使接住

牧人的歌声是真实的
他的唱词里，藏着神秘的
人群和云影，也藏着狐狸的
不安和欣喜，草原人家
都隐匿在草莽中，他们的袍袖里
住满了星辰和鱼的身影
通往河边的小路弯弯曲曲
像拴紧天鹅的咒语，不用抬头
我也能看见它们的面容

五

我用石头和土坯造出的地窨子
住满了多少忠贞的人
我用炊烟和火焰造出的云朵
托住了多少闪电和雷鸣
还有那些森林，它们出现
在世界上，像被幸福的油漆匠
粉刷一新的弟兄——造林人
是大地上最早出现的身影
他们和她们
青春的面容，山南海北的口音
聚集在一起
就成了我家乡的第一批创业者

燕山深处，流水如镜
百花盛开，每一个诞生的婴儿
都可以叫共工和蚩尤
也可以叫黄帝
他们仿佛也在挥舞开山的斧头
擅长女红的母亲
日夜奔走在嫘祖转世的路上
她们种花种草、生儿育女
她们缝缝补补，在半地下的草寮里
露出了母亲温暖的眼神

燕山顺着它的秩序，一会
变暖，一会变冷
只有幸福的人群，是不变的

他们为梦想所鼓舞
忍受着寒冬的风声；而此时
每一座悬崖，都被神灵所嫉妒
直到它成为一个高高擎起的
红日，才获得了所有母亲的敬畏
一群洁白的女人，围绕着它
傲慢的肚腹鼓满了春风
此时我造出的溪水
正滔滔不绝，它日夜冲刷着
一座山峰，冲刷着它
永远也不停歇的忠贞和头顶
这是我的燕山，它向阳的一面
悬挂着整整三代造林人的命运

六

崖头上是有路的，向上的路
走过几个造林人
云中的树，在异乡开花了
它们馨香、湿润
有寂静的气质和高处的光亮

我认识其中的几个人
他们老态龙钟，曾经生活在树林里
身后背着明亮的铁锹
一生都无法在石头里脱身
现在，他们像白鹤一样飞翔
有时也长出虎鹿的斑纹
这也许是因为他们
过于相信了一片高原的玄秘
才敢丢掉普通人的肉身
渐渐学会了在其中脱胎换骨

白云飘向天边的时候
造林人的身影也已无影无踪
高高的崖头之上
我欢唱的鹳雀和流云啊
正汇成白色的漩涡
它们提着我，向燕山的峰顶上飞
向塞罕坝高原的心中飞

七

如果这座山没有人带领
我就会迷失，在它空空的
肚子里，我守着一块托起
森林的高地，忐忑不安
心里像装着一群小动物，沙尘暴
秘密地活着，每一条道路上
都有被冰雪冻僵的人

谚语像往事一样出现，等在
那里的人，都有五花八门的面孔
寒流中的未来，会把他们
吹成另一个国度的居民
他们憨厚、朴实，沉默寡言
但却酒量惊人，常常边喝边唱
像熟知雪花融化之道的人
常常为自己流下泪水
躲在暗中学习森林法则的人
他们到底有什么抱负

在我面前一直忙碌的母亲
白天一言不发，夜里
是絮絮叨叨的游魂
她告诉我的真理，把我逼进了
荒漠时代的生活里
所以，离开了母亲的人
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创业者
他们和她们，从此
才有了一颗义无反顾的心

八

海水一直向山谷里倾泻
森林一直向远方延伸
它滔滔不绝，发出时光的声音
但我知道，它宽恕了山顶上
那些沉浸在舞蹈里的人
它也宽恕了那些不断涌出的
湖泊和轻浮的笑声
几十年之后，他们才敢跟上来
他们只能看看风景
成为游人
而造林人和黄帝使用的斧子
同样都可以不朽，它们挂在云中
像闪亮的钟磬
连着我们欢跃的耳膜
输送着我们心里流水的道路

九

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吧
一群学生突然变成了梦想的赤子
他们的爱——
只能是高原，大雪，炒面
雾凇，白毛风
和一封永远也无法到达的长信
白桦、柞树、紫榆
坚强的水曲柳⋯⋯它们
仍然有想念的前世
而松涛代表了什么？它向
暗中吹，一阵阵转过身来的人
都有单薄和瘦弱的面孔

我在水底用硬木修改着胡琴
我在天空用桃木磨着剑柄
我在阴坡用桦木挖出泉水
我在阳坡用枫树点起火苗
当我快成为时间的匠人之时
我根本无法把自己放进一个
寓言里，而造林人吃掉的冰雪
却能止住整个山峰的抖动
燕山南坡飞起的一只燕子
恰好遇见燕山北坡的
一朵白云——而我相信的未来
正陷入一代人理想的激情

在明晃晃的大街上
谁还携带着我们山野的腥味
谁的体内，滦河在流逝
谁的心中，塞罕坝的名字
一直在冉冉升起
而我们从未探究过的黑夜里
最后出现的——总是
一群变幻的脸，或失语的嘴唇

十

塞罕坝，北中国巨大的肺叶
它欢快地跃动在
我的身体里，它的所有筋脉
都是碧绿的，即使有雪山
偶尔凸起；即使有流水
偶尔挖出深渊；有万顷碧波
一直向四方飞奔
我也仍然沉浸在它梦幻一般的回响
塞罕坝，高高地站在
我身后的永不弯曲的父亲
这片大地所奉献的，除了绿色
还有辽阔的襟怀、爱、精神火焰
和永远也不会衰退的
追逐梦想的民族气节和毅力

大 地·梦 想 之 光 □北 野

塞罕坝，是一片绿色大森林。人们赞
誉她是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与
林的海洋。

塞罕坝是一个传奇。从上世纪中叶开
始，这里的人们便以“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英雄气魄，把“飞鸟
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荒原，建设成了
一个为京津冀挡风源、阻沙源、保水源的
绿色宝库。

塞罕坝同样是一座熔炉。一代一代的
塞罕坝人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用自己的
血汗凝聚成了以忠于使命、艰苦奋斗、科
学求实、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塞罕坝精
神”，培养出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人们曾为王尚海、李兴源等老一代创
业者而自豪，同时，也为新一代的塞罕坝
人骄傲。最初的蓝图已经绘就，新一代的
塞罕坝人思考最多的问题是怎么做才会不
辱使命，干出怎样的业绩才无愧时代。为
此，所有的塞罕坝人从不曾懈怠，也从未
停止过谋划和拼搏。

当然，探索是多角度的。实践，又是
全方位的。

阴河林场特训队的小伙子们，在平凡
的工作中自我加压，把技能训练作为主题
实践活动。每年，林场顾问组都要设置比
赛项目，让年轻人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

或许有人会想，塞罕坝是国家森林公
园，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在那里生活和
工作该有多好。可是，他们只知其一，不
知其二，塞罕坝旅游季节是怡人和美好
的，可又有谁知道，它寒冷的时候，能够
冻掉人的下巴。

2016年，顾问组确定的比赛项目是活
立木检尺作业。这天，特训队的队员们正在
亮兵台营林区丈量树木蓄积量，没想到，突
然来了一场暴雨。下雨本可以准备雨具，但
是，高海拔的山地就是有雨具也难以应付。
山里的雨说来就来，特殊的天气让小伙子们
冻得直哆嗦，本就患着感冒的队员李庆伟实
在支持不住了。人们摸他的额头，发现他发
烧了。比赛正在进行，缺了队员就是损失了
有生力量。怎么办？为了不给自己的小组
拖后腿，李庆伟选择了轻伤不下火线，硬是
坚持着，继续配合队员工作。

或许有人会说不值得，竞赛比不比又
能怎样呢？或许，那也是一种选择，但
是，塞罕坝人断断不会选择轻易放弃。

五十多年了，这里的人们从来都是有
困难就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打退堂鼓或畏
缩不前的孬种。为了忠于自己的选择，不
知道他们失去了多少亲情友情。自然，他
们也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那种不怕困难、勇
于较劲的品格，一种虽吃苦吃亏却不计得
失的快乐。

我听说的这个故事，来自千层板分
场，一个叫于士涛的年轻干部，夜间从分
场回家，当他敲开家门的时候，妻子抱着
刚学走路的儿子，正站在门口迎接他。

进门后的于士涛，面对妻子怀里的儿
子惊讶地说：“难得我儿子这么晚了还没
睡。来，我抱抱。”

接下来的场面却很尴尬。当于士涛上
前一步张开双臂准备抱儿子的时候，小家
伙儿竟用陌生的眼神看着他，一只手牢牢
地搂着妈妈的脖子，一只手往外推着爸爸
哭起来。

据说，那是河北电视台记者采访于士
涛时发生的事，令记者始料未及，也让于
士涛难为情了。小于的妻子说：“每天孩
子还没醒就出门，晚上他睡了你才回来，
孩子能不陌生吗？”

这就是和平年代发生的真实故事。正
是孩子拒绝父亲拥抱所表现出来的不信任
的眼神，让人深感震撼。一个屋檐下的父
子，却时常不能见面，这情景有些让人不
可理解，却真实地发生在塞罕坝林场不少
年轻人的身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分场
工作，距离总场的家几十里。按说，现在
交通方便了，回家用不了多长时间。可问
题是这几十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羁绊，比
如，火险、虫情、进山刨药材等等，都要
小心处理。普通的工作常常让他们很难像
城里人那样，按时准点儿地上下班，使早
出晚归成为一种常态。

同样让人佩服的，还有被人称为“啄
木鸟儿”的周建波。他放弃了省会优越的
生活，来到塞罕坝，完全是为了干自己喜
欢的专业。小周研究生学的是森林保护专
业，他要发挥专长就来塞罕坝了。从此，
他的背包里装上观测仪器和干粮，身影便
多半留在了大山里。

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外人看来或许算不
上什么大事，可是，对于林业工作者来说
却不是这样。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营造出
来的森林患了虫害染了病毒，艰辛的劳动
就会付诸东流，这事比天都大。

2012 年春天，大唤起分场遭到了皮
象虫害，单位安排周建波去处理。询问护
林员，回答说以前没遇见过。周建波二话
不说，马上和分场的同行，来到虫情最严
重的天桥梁顶的森林里观察实验。选用了
1500 亩皆伐迹地，使用多种农药组合对
比，加之地膜覆盖和液体覆膜等方法开展
实验，三个多月时间起早贪黑，终于研制
成功了防治技术，控制住了皮象的危害。

有选择就有代价。森林安然无恙，周
建波的皮肤却被高原强烈的阳光晒得脱了
皮，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他和他的同
事们觉得，虫害没有蔓延，林子保住了，
所有的付出太值得了。

塞罕坝
新一代

□冯小军

并不是风成就了风车
是因为勇敢的风车站了出来
才让风变得有用
没有挥霍掉
他们激荡的一生
山岗上的风车是沉默的隐者
它们的孤独太奢侈
为了证明渺小
居然动用了
辽阔无边的林海和草原

塞罕坝机械林场
有一种精神
三代人整整写了五十五年
在风沙里写 在荒漠上写
在石头岭上写
用云杉写 用白桦写
用落叶松写 用樟子松写
写着写着把青春写成了青松
写着写着把异乡写成了故乡
他们把独木写成了林
把林写成了海
把海写成了汪洋

在这里，我正变成风
变成前世隐身的马匹
踩着草尖，一路小跑
我鬃毛飘动，奔驰，飞翔
光在见证
草原正举起十万万个我
成为马群里最壮美的踢踏
成为狂飙中最激昂的乐章
哦，你看，你看我和我们
正吹动天边的林海
吹动比林海更辽阔更深邃的时空

一幅取自坝上的摄影作品获了奖，这片
子的背景是苍茫的松林，林子围拥着一片空
地，在那荒芜的草地上，立着一垛墙。那是一
座房屋的“山花墙”，与这墙相对着的不远处，
却是坍掉了大半的一截残墙。残墙立在那
里，仿佛一位猫着腰想要立起来，却又无力站
起的老人，就那么歪斜地立着。

望着这种场面，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
打了一下，周身的血液连同飘忽的思绪，一切
似乎都凝住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坝上大面积造
林。那个时候，这广袤的原野，大多数地方都
是赤裸裸的，荒草遍野，黄沙肆虐，靠人工整
地造林，一片片、一坡坡地推进。那个时候，
为了治理荒原的人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在距
离厂部或者营林区不太远的地方，盖上几间
简易的房屋。这房屋也成为当年整地、刨树
坑、栽松苗的人居住的地方，这叫“点”，比如，
沙梁子作业点、桦木沟作业点。这“点”的标
志，就是三间、四间或五间大小不等的简易房
屋。后来，就干脆不再称某某作业点，就叫

“沙梁子三间房”，或是“五棵桦四间房”。高
原上，孤零零的几间房屋，没有院墙，也没有
门锁，它向着荒原上所有疲惫的身影敞开
着。这简易的房里，刨树坑的人，在这里起伙
做饭，栽树苗的人，在这里栖息安眠。

栽植的小树长大，到结果打籽的时候，这
简易的房屋，又成了收购果实的地方。在这里
收购树种，然后，再孕育成树苗，撒向更远的荒
野。这简易的房屋，成为多少跑山迷路者的天
堂，也是放牧牛马的人，遮风挡雨的港湾。

几十年过去，这塞外的大漠荒滩，变为具
有百万亩松林的绿色海洋，成为国家级森林
公园，成为天南海北数以万计的人，游览观光
的胜地，人们称之为“奇迹”。

那些曾屹立在荒漠旷野的房屋，早已被林
海淹没了，甚至都找不到断瓦残墙。当年，分布
在荒山野岭间的房屋，是荒原开拓者的驿站。

那房屋是摇篮，是温床。如今，塞罕坝上百万亩
林海，恰从那荒原房屋的四周，孕育萌生了。

我就曾无数次，梦见过塞罕坝上的几间
老房。我不知道那些房屋的名字，甚至它们
在哪个方位都不知道。上小学时，学校勤工
俭学，学生们去坝上栽树。我们被一辆蓝色
的大卡车，拉着走了整整一天。在早春的一
个黄昏，进了一座大山。七拐八折，在一处有
树木，也有大片荒原的地方停下来。沿着一
条小路，往前走了几里路，在一片倒卧着许多
枯朽老树的地方，走进了一处房屋。那是四
间矗立在野地的残破老屋，土墙，房顶是苫的
白草，每间房屋里都是南北对着的两铺长条
大炕，一个炕可容纳十几个人睡觉。

那间房屋就成了大伙儿的家。屋子像一
位苍老、慈善的妇人，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在
那里，一住就是四十天。每天，提着一个装满
松树苗的绿色的小桶，手里拿一个小巧的尖
尖的铁铲，到距离房屋七八里或者几十里的
山上去栽树。黄昏的时候，又像寻找母亲一
样，朝那间有大炕的土屋回归。走近它，就有

了温暖，就有了可充饥的食物。
尽管要自己到树林里去拖枯朽的木头，烧

那铺大炕，要到离那屋子一里多远的地方，去
砸开被薄冰包裹着的水泉抬水，人们还是觉得
那黑乎乎的房屋很温暖可爱。后来，突然落了
大雪，我们被困在山上，不能上山栽树了，一天
到晚蜷缩在那宽大的土炕上。离开那房屋的
时候，犹如与亲人分别一样依依不舍。

看到那幅获奖的摄影作品，思绪回到了
过去，那些房屋一下子涌现在眼前。不知道，
那位摄影师怎样在浩瀚林海的汪洋中，寻找
到那断墙残壁；他在镜头对准那古旧老屋的
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从镜头里看到的是什
么？在如山如海的图片中，是哪些高明的摄
影评委，为这片子加冕戴冠，他们从那画面
中，又看到了些什么？

如今，那幅复制的获奖图片挂在我的案
头。从那里，我时时与一个曾经的梦境相遇
相逢，它让我想到那苍凉的原野，看到那葱郁
的山林。我想到了一句诗：天空中，没有了鸟
的影子，但它的确飞过，这就够了⋯⋯

翠微山中（国画） 许同印/作


